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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教材建设作为教育基石,深刻反映国家发展导向与文化传承使命,是国家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

是体现国家意志、落实国家事权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基础教育教材承载着基础教育阶段课程教学的核

心内容,影响着教学的方式方法,对教育强国建设至关重要。 ２０２２ 年教育部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及各学科课程

标准,对课程方案、课程标准、课程内容、评价方式等均作了调整,不仅重塑了课程框架与标准,更引领了教学内容与

评价体系的革新。 今年 ９ 月,与新课标相配套的新教材开始推广应用。 新教材承载着新时代教育理念,通过重大主

题融入教材,强化学生国家意识与文化自信,通过优化课程设计、丰富教学内容、创新评价方式,深化基础教育改革,

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坚实基础。 新教材究竟体现着什么样的新理念,如何帮

助我们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助推教育强国建设? 在新教材的运用当中,如何落实重大主题进教材? 这些问题得到了

学术界和一线工作者的普遍关心。 对教材的日益关注,也推动了教材学这一研究方向的兴起。 教材学应该如何构

建,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教材改革? 诸如此类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本专题邀约相关专家学者,从新教材的

理念解读、功能定位、重大主题进教材和教材学建设等四个方面,对新教材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 相信专家们的真知

灼见,可以为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建设及其应用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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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强基础教育教材建设,是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助推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础。 需要针对新

教材推行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新问题、存在的政策盲点与实践缺位,建立强有力的课程改革支持体系,保障新教

材使用工作的稳步推进。 基础教育教材要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建立多层次的教材建设制度;推进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构建自主性的教材资源体系;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形成立体化的教材服务体系。 将重大主题教育有机融

入教材,要立足学科教材的基本内容,覆盖不同主题要素,采用多元化渗透方式,统筹编排重大主题教育内容。
随着教材研究规范化、学科化,教材学正在成为一门具有普适性的独立学科。 探索教材学学科建设也是构建中

国特色教材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创新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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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新教材实施的关键要点与支持体系建构

张春莉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２００１ 年以来的新课程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投入人力和物力最大的一次课程改

革。 此次课程改革在课程目标、内容、实施、评价和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变革,激发了学校课程理论

研究和实践创新的活力,打破了单一的学科课程结构,极大地丰富了学校课程的门类,促进了教师专业发

展和学生全面个性发展。[１]２０２２ 年,面对中央的新部署、教育发展中提出的新要求、课程实施中发现的新

问题,教育部教材局发布了«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２０２２ 版)»,进一步完善了课程培养目标,优
化了课程设置,细化了实施要求;将党的教育方针具体化和细化为课程应着力培养的学生核心素养,优化

了课程内容结构,制定了学业质量标准,其指导性不断增强。[２]

２０２４ 年秋季,全国将分年级逐步推进新修订基础教育教材的选用和使用工作,部分地区可能要重新

选用其他新版本的教材。 然而,教材选用过程的不规范,教材使用过程中教师对编写意图的不理解、对内

容变化产生的畏难抵触情绪等,均会给教材的推进工作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风险。 为此,２０２４ 年初,
基础教育教材综合研究基地工作组在全国部分省市地区开展问卷调查和教师座谈,希望通过调查分析评

估基础教育教材工作中教师们关注的重大热点、焦点、难点问题,针对新教材推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新问

题、存在的政策盲点与实践缺位,提前谋划,保障新教材使用工作的稳步推进。

一、教材选用与使用的意见调研

基础教育教材综合研究基地工作组结合问卷调查和座谈,共开发两套相互补充的测量工具,从新教

材选用方式、对新教材的态度、面临的挑战以及新教材的培训等四个维度对教师展开调研。 参与调研的

教师共 ５ ７４７ 人,来自四川、广东、北京、河北、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等 １７ 个省份,涉及语文、数学、英语等

１４ 门学科。
(一)新教材的替换方式

教师认为学生和教师替换教材可分开进行。 对于学生教材的替换,２８.４３％的教师认为具体替换方

式可由各地自行安排,三年内替换完毕;２３.０７％的教师认为可以一、二、三年级同时换,四、五、六年级滚

动。 也有近四分之一的教师认为可以所有年级统一替换新教材,以便于集体教研,落实课标要求。 教师

也反映,以往教材替换过程中前三年一、二、三年级滚动换教材,第四年四、五、六年级同时换教材时,后换

教材的年级教师在教学理念、备课、研讨过程中相对落后。
(二)对新教材的态度

对于新教材的态度,近 ７０％的教师首要担心熟悉新教材的时间问题,以及新教材需要的教学资源是

否能够及时配备。 此外,教师比较担忧的问题有考试评价与教材的更新是否对接(４３.５４％)、教师和学生

对新教材的适应程度(４２.９６％)、教材内容的变化情况(４０.８７％)。 也有近三分之一的教师对非起始年级

的新旧教材衔接等问题比较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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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教材带来的挑战

调查发现,在新教材使用这一问题上,教师们认为在大概念统领的大单元教学的理解或落实、对学生

核心素养与学科领域的核心素养的理解或落实、课程内容结构优化的理解或落实等三个方面存在较大困

难和挑战,持相关观点的人数占比分别为 ６６.６３％、６５.１１％、５３.４７％。 此外,教师感到在学习任务群、跨学

科主题学习、项目式学习以及学科实践活动的理解与落实上也存在一定困难,人数占比分别为 ４７.４９％、
４６.４９％、４０.４６％、３７.７１％。 可见,针对此次课程改革的诸多变革点,面对新教材带来的挑战,教师们最担

心的风险、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相应的教研管理措施、评价体系、配套资源的同步更新问题。
(四)对新教材的培训的期许

为落地新课标与新教材的理念,教师们普遍认为培训应走在教材替换的前列。 教师们所期待的新教

材的培训方式依次如下:实际教学观摩(７１.１８％),教材解读与现场答疑(６８.１７％),专家实践指导和辅导

比较(５９.５４％),案例分析(５９.８４％),在线培训(５０.２５％),现场座谈研讨(４０.５４％)。 座谈中,教师们较为

担心自身对新教材教学内容组织方式的内在逻辑的理解不够,操作起来难度大。 因此,教师们表示非常

渴望学习一些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精品示范教学案例。

二、推进新课程新教材实施的关键点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指示精神,谋划好能够服务高质量发展、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服
务“四个面向”等支撑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治理项目,基础教育教材综合研究基地围绕深化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开展战略支点论证研究,认识到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需要进一步增强一线教师的变革信心。 而

要增强教师们的变革信心需要加强理论指导、政策保障与实践深挖。
(一)理论的指导

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基于现实的、具有可行性的研判。 «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是我国第一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中长期战略规划,而深化改革是这一战略规划下的关键举措。
深化改革不仅是为了适应时代变革的紧迫需求,使教育体系更符合现代社会需求,也是培养学生创新精

神和实际应用能力的关键路径。 在当前经济与社会创新驱动发展的趋势下,人才培养具有决定性意义,
深化改革就是要在战略层面加大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力度。 通过扭转当前“造成资源浪费的教育内卷”
的局面,转而形成“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良性竞争”,能够让基础教育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创新型国家的战略

转型。 新课程方案和新课程标准是对过去课程改革中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对于即将推出的新教

材,教师要在拿到新教材的同时,回到新课程方案和新课程标准中去认真领会大概念统摄下的单元整体

设计、主题式或项目式学习、跨学科教学实践等新的变革点的精神和内涵,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在落实

核心素养促进深度学习的过程中,探索教育教学的新样态,创新课堂教学实践,不断释放教育发展活力,
让教材成为国家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载体。

(二)政策的保障

２０２１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即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３]。 “两个结合”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论断,也是这一思想继续发展创新的内在根据,更是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方法论基础。 ２０２２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
育、科技、人才”单独成章布局,吹响了“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号角,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将“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纳入 ２０３５ 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４] 可见,“两个结合”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作为指导思想与战略方向,能够推动建设整体的、与文化相关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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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发展,为满足多样化和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
(三)实践的深挖

实践的深挖,一方面要积极应对新时期对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不能把所有问题的解

决都寄希望于新教材,而要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另一方面还要直面不利于学生发展的各种问题,认识到减

轻学生的学业负担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尊重科学的教育规律,处理好育人和育分的关系,提高学生的学习

获得感。 为此,广大一线教师应成为新课程和新教材的积极践行者,为学生们营造有利于全面发展、可持

续发展的良好教育生态。 一要树立坚定的信念。 充分认识到新课程方案与新课程标准在理念上的先进

性,在教材使用过程中始终把课程的育人价值和育人功能放在首位。 二要边实践边研究。 应本着循证教

育理念开展循证实践,尤其要加强教材容量与难度、课程设置与课时安排、学科内知识整合、教学评一致

性、指向拔尖创新人才培育的课程开发或教材编写等循证实践。 三要落实核心素养实现五育融合。 要认

真领会这次义务教育新课程修订贯彻的两大理念,即“综合化”和“实践性”,在教材编写和使用中统筹设

计综合课程和跨学科主题学习,将知识结构化以加强学科内和学科间的知识的联系,创设真实性情境以

打通学生的学习世界与真实的生活世界的联系。 总之,充分发挥实践者的智慧,在谋求变革中学习变革,
在尝试创新中学会创新。

三、建立有力的课程改革支持体系

自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颁布以来,教师们就对课程改革充满了期待,此次调研同样反映

出教师们既期待又焦虑的心态。 一方面,教师十分期待新教材,希望新教材的推出能充分体现课程方案

提出的变革点并解决这些变革点所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教师对能否适应新教材以及新教材是否会带

来更大的挑战和增加学生学业负担充满担心。 在课程改革中,无论“等待派”还是“焦虑派”,均不利于新

教材的稳步推进,需要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课程改革的挑战。
基于此,我们应坚定改革的信心,立足已取得的成就,聚焦当前基础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对新教材

的选用与使用风险做出客观评估,对新教材实施中的风险进行积极防控,合理借鉴国际教育改革的先进

经验,通过新课程理念宣传、教材培训、优秀精品教学案例的培育和推广等一系列举措建立起有力的支持

体系,服务于一线教师。 让广大教师认识到此次新教材的推行是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举措,是
在继承中变革,在变革中创新,需要广大教师勇于变革的信心和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的智慧,需要广大

教师成为新教材的“积极践行派”。 只有赢得广大一线教师的理解和支持,激发和释放教师的课程开发

活力,才能保障新教材的稳步推进,打赢这场适应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建设新时期教育强国的“攻坚战”。
(一)配套分层分类、多元协同的师资培训与支持体系

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是新课程改革成功的关键。 新一轮改革需要注重教师培训,帮助教师更好

地理解并应用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 英国联合政府教育部发布的«教学的重要性:学校白皮书 ２０１０»
将改革重点从学生转向教师,并指出:“教师素质是影响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决定着学生成就的好

坏。” [５]结合调研结果,不难发现此次课程改革和新教材的推行,是推动学校变革,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

重要机遇,既为教师提供了更多的专业发展机会,也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适应新课程的教学要求。
为回应教师的诉求,可以补充和完善师资培训的队伍,聚焦教材解读、问题答疑、实践指导等方面为

一线教师提供针对性的辅导和培训;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配套师资培训体系,根据教师的经验、教育背景和

能力水平,将教师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等不同层次,有针对性地为不同层次的教师提供新教材培训;还
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加强教师培训,如集体培训、个别辅导、专业研讨等,满足教师个性化需求,鼓励

教师跨层级、跨专业、跨年级开展协同合作与学习,共同理解新课程、新教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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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与新课标、新教材配套的动态资源库

开发与新课程和新教材相辅相成的动态资源库,既是一线教师的渴求,也对促进有效的教学实践,营
造一个动态和互动的教育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资源库要涵盖广泛的内容,覆盖新课程、新教材所涉

及的主题,提供补充的解释、示例和练习,满足不同教学方式、学习方式的需要,增强教学与学习目标的联

系。 其次,资源库要不断更新和管理,集成易于访问、稳定的多媒体资源、交互工具和补充材料,确保其能

够与时俱进,让教师们无缝地将这些资源集成到课堂中。
教师对教材的使用是一个双向互动和反馈的过程。 教材使用是为了实现课程实施的目标,针对教科

书展开一系列研究活动,这些活动主要包括:对教科书进行理解和研究,整合教科书内外的课程资源,运
用教科书完成具体的教学任务,以及鉴别和评价教科书的优点与不足等过程。[６]可见,一方面教材是教师

教学的重要资源,指导着教师的教学行为;另一方面,教师还需要整合除教材之外的其他资源,对教材进

行补充和评价。
(三)完善与改进课程结构与内容,减轻中小学课程设置负担

学生学业负担重是每次课改的顽疾,然而目前教学仍表现出教师与学生抢夺时间的情形:教师提前

教授高年级的知识是提前抢占学习时间;教师赶教学进度导致学生无暇消化和吸收新知识是恶性压缩学

习时间;教师增加课时、减少学生休息时间,是过度使用学习时间。 为此,必须深刻认识到过度追求短期

教学效果而忽视学生长远发展的危害性。 为应对考试或追求短期成绩而牺牲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

展的教育是片面的、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
因此,现阶段的“减负”应注重提高学习质量,在相同时间和精力的前提下,让学习更利于学生发展。

这意味着课程结构与内容必须“减量提质”。 首先,教师应准确把握教材的编写意图,创造性地使用教

材,加强对教材二次开发的能力。 其次,教师应因材施教,以学生的发展为主要落脚点,针对不同学生的

需求选择适宜学生学习的教材内容,灵活运用教材。 最后,教材中应优化课程结构,精简课程设置,关注

教材内容向学生学习内容的有效转变,注重内容的更新和创新,将课程内容与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相结

合,引入趣味性高、实践性强、富有启发性的教学内容。
(四)增强教材的学科衔接、学段衔接、与社会生活的衔接

教材的衔接要避免出现小学容易、初中还行、高中断崖式难的情况,就要求教育系统不断完善课程的

结构体系,确保学科、学段之间的衔接更加紧密。 随着课程改革的持续推进,让学校拥有更多自主办学的

空间。 探索小升初和初升高阶段的“１＋３”课程体系将成为诸多学校未来建设和改革的方向。 对学生来

说,每一次升学都是在对自己的未来,包括兴趣、学历、职业等的选择。 如德国普通义务教育的五至六年

级是一个确定学校类型的阶段,学生在符合所报考学校要求的情况下,可以自主选择想去的中等教育学

校。[７]倘若学生五年级进入自己不满意的学校,之后也可转入其他学校,即主体中学、实科中学、文理中学

和综合中学。 四类中学培养目标不同,主体中学以培养职业技能为目标,文理中学注重理论知识和艺术

素养的培养,实科中学和综合中学兼顾理论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培养。 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为此,针对小升初和初升高的衔接课程,教材中可以加大跨学科的综合性学习,设计与社会生活紧密

联系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更好地理解知识的内涵与价值,能够更好地理解知识世界和

生活世界的联系,能够更好地规划未来的学习、就业与生活。
(五)推动与新课程标准、新教材相应的教学评一体化

一方面,加强素养导向的考试与评价改革。 确保依据学业质量标准合理设定评价目标,注重情境在

考试命题中的重要作用。 加强基于真实情境的开放性题目设计,探索跨学科试题命制和非书面测试方

式,培养学生在面临复杂、不确定问题时,能够综合运用知识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
应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的教材质量,探索多元化的升学、就业与创业渠道,不断改进职业教育的教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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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为学生提供更适合自身的教育资源和发展空间,完善国家的升学、就业政策,为升学、就业、创业提供

更多元的选择方案与出路,保证处于教育体系中的学生能积极乐观、健康成长,获得适合自己也有利于国

家的发展。
总之,教材作为意识形态和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承载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功能。 教材的高质

量建设和管理不能是一项孤立的工作,它需要从课程目标到课程实施,再到课程评价形成一个全链条,同
时还需要全社会的理解、监督和支持,最终实现协同育人。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教材宣传与舆情应对机制研究———基于义教新教材选用与使用的风险评

估”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基础教育教材的功能及其实现

王天平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时代加强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与构建高质量基础教育教材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 [８]。 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中,习近

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

材” [９]。 基础教育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基点,既须全面发力又要重点突破。 基础教育教材承载着基础教

育教学的核心内容,影响着课程教学的方式方法,是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

础,建设教育强国需要高质量教材体系作为支撑。 因此,立足基础教育教材功能,建设高质量教材体系,
有助于推动教育强国建设。

一、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基础教育教材的功能定位

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基础教育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是促进个体思想政治教育、身心健康发

展及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点[１０],也是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 教材是根据特定的

教学目标,遵循教学规律,组织并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和技术的知识系统。[１１] 它肩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体现了时代进程中的知识选择,彰显了集体塑造中的文化记忆,是个体知识学习与文化传承的重要

载体。 加强教材建设,打造教材强国,是教育强国建设的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有生力

量。[１２]因此,立足社会本位、知识本位、学习者本位三种基本取向,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基础教育教材

要坚持政治立场与育人使命相融合、文化秩序与知识结构相适应、个体经验与社会经验相兼顾。
(一)政治立场与育人使命相融合

教材是国家对具体课程的基本规范,也是国家意志与国家事权的体现与反映,是社会公共文化事务

的重要组成内容,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系列因素的影响。 教育强国背景下的基础教育教材具有鲜明的

政治立场,并承载着强烈的育人使命,这是由我国教育强国建设的特殊性与教材自身属性决定的。 一方

面,教材蕴含着鲜明的政治立场,以育人育才为指向。 教材从来就不是价值中立的。 阿普尔指出,学校知

识本身,包括在内的和排除在外的、重要的和不重要的知识都受到一致认同的意识形态的统治。[１３] 基础

教育教材作为国家向青少年儿童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载体,要在坚守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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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充分体现党和国家意志,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赓续发展。 另一方面,我国教育强国建

设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以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为基本旨向。 基础教育教材在促进基础教育高

质量发展、人才培育中发挥着奠基性作用,能激发青少年创新意识,为促进个体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立足

党和国家发展,基础教育教材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和深远战略意义,能为培养推进国家事业发展与国家战

略实施做出贡献的未来人才提供基础支撑。
(二)文化秩序与知识结构相适应

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遵循特定的文化秩序,回答和解决好中国教育理论

与实践问题。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基础教育教材建设强调知识结构与文化秩序相适应发展。 一方面,
从个体接受教育的历程来看,基础教育阶段是为接受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终身教育打下坚实基础的阶

段,高阶知识的获得要以基础知识为基础。[１４] 基础教育教材作为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与知识技能体系,
在基础教育各阶段学校教育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在学前教育阶段,基础教育教材能够向儿童提供活

动指导;在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基础教育教材承载着培养学习者逻辑思维能力和传授系统性知识的功

能,受到最大程度的重视。 另一方面,教育强国建设受到文化体系的制约,以认同强国为必然要求,其置

于特定的文化系统中,离不开文化系统的支持。 各种行动科学不得不涉及文化体系,正如同不得不涉及

“自然界的”事实一样,其间的逻辑关系基本上是同样的。[１５]基础教育阶段是学生初步感知文化的重要阶

段,基础教育教材强调遵守文化秩序,顺应社会文化发展规律,承载着弘扬与发展中华文化,彰显中国底

色的历史使命,有利于加深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与热爱,奠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基础。
(三)个体经验与社会经验相兼顾

在教育强国建设目标统领下,基础教育教材要结合学科知识逻辑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选择学习者

个体经验和社会经验,组织、设计、科学编排各学科教材,以适应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确保基础教育教材在

促进青少年学习真正发生方面的功能实现最大化。 一方面,以事实、概念、原理为内容构成要素编制而成

的基础教育教材是一个意义开放系统,它承载着提升中小学生认知水平与提高多方面发展能力的使命。
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身心发展呈现出不平衡、不充分性。 因此,基础教育教材需关注中小学生的个性化

经验与多元化需求,遵循知识发生与中小学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增强其适切性、趣味性和实践性。 另一

方面,个体生长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 而其中的每位学习者都是接受和创造知识

及社会实践的参与者,教材内容源自社会场域中具有学习者独特烙印的生活经验和精神世界。 学习者的

个人知识经验及同伴和其他社会主体交往中形成的社会经验是课程内容的基本构成要素,选择学习者经

验作为课程内容是题中应有之义。[１６]基础教育教材要主动选择和汲取青少年儿童在改造世界过程中的

生产实践经验,引导其开展社会实践并积累社会实践经验,发挥价值实现的社会化功能。

二、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基础教育教材的功能样态

教育强国建设要求发挥基础教育基点作用,这需要基础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课程、教学方式、管
理方式等各维度都要强,也要聚焦科技创新与科技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人力支

撑。[１７]从基础教育教材与教育强国建设的内在关系来看,一方面,教材是国家事权,体现国家意志,也是

教育活动的基础性要件,教育本身强需要以教材强作为支撑;另一方面,基础教育教材承载着推进教育强

国建设目标任务的基础支撑使命,能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支持力量。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基础教育教材

的功能样态体现为价值塑造功能、知识创造功能、结构支持功能三个方面。
(一)价值塑造功能

价值塑造功能是指发挥基础教育教材作用,提供方向指引与内在遵循,引导青少年从内心深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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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强国建设的多重意义,为积极投身教育强国建设奠定基础。 在人口大国的国情下,基础教育在塑造

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强国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是提高全体人民素质和激发个体创新创造活力的奠基工

程,决定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实现,进而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与教育强国建设。 而课程教材承载

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以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实现。 作为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教材是高质量

教育体系建设的战略工程和基础工程,以高质量育人为根本旨归。[１８]基础教育教材作为基础教育人才培

养的载体,既能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又能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输送生源,以促进各级各类教育高

质量发展。 此外,青少年具有较强的可塑性,青少年时期是个体思想政治意识培养的关键时期。 基础教

育教材在促进能力培养的同时,能帮助中小学生明晰自我使命担当,将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 这要求基础教育教材要不断汲取人类的文明精华、主流价值与精神食粮,渗透价值观,塑造理想信

念,发挥其奠基培元功能,肩负起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 使学习者从小树立正确

的价值导向,坚守正确的方向,提升教育利益相关者对强国建设的认同感,并为引导其积极投身于教育强

国建设打下基础。
(二)知识创造功能

知识创造功能是指基础教育教材能为学习者学习提供内容凭借与资源支持,支持个体创新能力发

展,释放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人才能量,为教育强国建设输送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进而提供人力资源支

持。 基础教育教材需在遵循学科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精选知识内容,汲取人类文化精华,进而构建科

学的教材内容体系,为学习者提供学习过程中所需的知识内容资源。 教材是学校教育教学的载体与依

据,在个体的认知发展、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以及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过程中,肩负着举足

轻重的历史使命。[１９]在知识爆炸式增长的当下,个体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知识积累是支持未来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条件。 基础教育教材可为中小学学习共同体提供内容凭借、知识资源,进一步激发学生深入思考

与学习,不断提高个体问题解决能力。 此外,知识创造是影响教材生命力与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教材承

载着人们从知识内在结构性逻辑和儿童成长需求出发进行选择、处理后形成的教育学立场的公共知

识。[２０]教材作为知识的载体,而知识源自个体具有生成性与创造性的经验,基础教育教材既要传播知识,
又要融入新的发展内容、文化成果和先进理念,实现知识的创造。 基础教育教材还要能适应个体经验的

增长与变化,紧扣时代变革,探索新规律,追求新发现,实现知识的创造,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供给基础力

量,提供教育强国建设所需的人才、知识等创新要素。
(三)结构支持功能

帕森斯(Ｐａｒｓｏｎｓ Ｔ)指出,社会系统是由不同功能的子系统构成的,社会系统成员的行为或状态的变

化将影响该系统的状态及其他成员间的状态和关系。[２１] 基础教育教材也是由相对稳定和相互联系的多

因素构建而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系统。 教材的学科结构直接关联着学生知识习得与能力发展。[２２] 基础

教育教材中诸要素间的组织方式影响着其功能发挥与教学效果,进而制约着学校教育质量与人才培养质

量。 在全面建设教育强国背景下,教育强国建设目标的达成以内部教育自身优质均衡、可持续发展、有效

人才支撑以及外部强大影响力、竞争力为标志。[２３]基于此,基础教育教材要立足于课程标准的具体要求,
遵循中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学习规律,合理设计与编排其内容、封面、色彩、版式,与基础教育阶段不同学

科和学段学生视觉感受系统及感知、注意、记忆相契合,各活动板块、栏目、内容的设置要相互配合、比例

设置得当。 基础教育教材还要联结基础教育阶段各学科知识与个体实践状况,从“教程式”向“学程式”
转变,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作为结构编排的核心,促进学生全面、主动、个性发展,为提高教育质量和支持

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支撑。 此外,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借助知识图谱等技术,以数字化教材资源为

依托,提高知识组织结构的系统性,发展立体化形态的教材,构成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强质量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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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基础教育教材的功能实现

教育强国建设呼唤高质量教材,推进教材建设高质量发展既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提

升教材质量的实践之需。[２４]然而,当前虽然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材体系,教材数量多、门类

全、受众广,但仍不足以支撑教育强国建设。 立足于基础教育教材的发展现状与教育强国建设的使命,基
础教育教材要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建立多层次的教材建设制度;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构建自主性的教

材资源体系;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形成立体化的教材服务体系。
(一)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创建多层次的教材建设制度

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教育强国建设下,基础教育教材要扎根中国,树立系统观念,促进教材体系高质

量发展。 当前我国教材制度建设存在着多元文化相互碰撞,教材核心价值引领性不足,教材行政管理强

势、主体协同性不强,教材法治体系疏漏、制度规范性不够,教材管理机制单一,运行效能性不高等现实困

境。[２５]为了建立健全教材管理制度,国家已出台了相关文件,如«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 但整体而言,基
础教育教材建设的制度还有待完善。

针对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中存在的系列难题,需要构建多层次制度,强化教材制度保障。 一

方面,要明确细化教材的编写、审定、选用、出版、发行等制度。 当前我国教材的编写、审定、选用等制度存

在着笼统化、宽泛化等弊端,各种类型的教材制度整体存在于一个制度框架中。 教育强国建设下的高质

量基础教育教材体系要立足于自身的制度优势,汲取他国经验,规范与明晰我国教材编写、审定等制度,
构建系列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的基础教育教材建设制度。 另一方面,要联结多方主体,构建协

同创新机制。 教育强国建设下的基础教育教材体系建设涉及多个主体与领域,为了防止各主体间的分裂

与脱节,应联结教育领域的主体,建立国家、地方、学校在内的多方联动制度,充分协调与调动国家、地方

和学校三者的主体性,形成多方联动的教材治理格局。 此外,还要构建与完善基础教育教材准入、淘汰、
监督和竞争的机制,为高质量基础教育教材体系建设提供全过程的制度保障。

(二)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构建自主性的教材资源体系

创新人才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推进力量,其培养是一个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的工程,这要求在不

同的年龄阶段都要以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开展创新教育。 基础教育阶段作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奠基

阶段,是促进学生创新素养培育和发展的关键时期。[２６]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下,抢占科技创新和国际竞

争制高点的关键在于促进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人才的培养,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依托于教材。 培养高质

量人才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与关键,基础教育教材作为基础教育阶段人才培养的载体,教材体系建设

与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相连。 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全面构建高质量教育体

系,并支持促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以形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相互支撑的局面。 教育强国建

设背景下的基础教育教材要立足时代前沿,面向未来,构建体现中国特色的自主性教材体系。
一方面,要构建纵横交错的教材资源体系。 拔尖创新人才是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力量。 拔尖创

新人才强调在个体全面发展基础上,指向其综合能力的发展,而当前单一化、分裂化的学科教材难以适应

创新人才的培养。 因此,在横向上,要突破学科间的知识壁垒,根据不同学科间的内在知识逻辑,优化与

重整不同学科间的知识内容,构建学科间横向配合的基础教育教材体系。 在纵向上,要联结不同的学段,
结合个体的心理认知发展逻辑与教育教学规律,构建具有衔接性、层级性、递进性的基础教育教材体系,
并为教材使用的预设性与生成性预留空间与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要构建中国自主教材资源体系。 基础

教育教材建设要立足自身文化基因,也要聚焦时代特色,构建自主性的教材资源体系。 为了更好地发挥

基础教育教材的功能以助推教育强国建设,要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重大内容纳入

基础教育教材资源体系中,还要积极汲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形成具有特色性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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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中国教材体系。
(三)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形成立体化的教材服务体系

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发展赋予教育强国建设新的机遇与挑战。 智能时代的教育

强国建设离不开技术的支持与赋能。 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也促进了传统教材的迭代升级,教
材呈现方式趋向富媒体化。 数字教材作为数字时代教材的新形态,为学习者提供了多样化的教学工具与

多样化的教学资源选择,有利于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促进个体自主学习与深度交互。 智能时代,须正视

与抓住数字化转型这一契机,为基础教育教材建设提供支持保障,形成立体化的教材服务体系。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教材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助推教育强国

建设,需要构建立体化的教材服务体系。 一方面,构建数字教材建设标准体系,形成数字教材的设计—开

发—应用标准体系。 数字教材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使其成为纸质教材的重要补充,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

缺乏明确的标准体系,数字教材的开发质量与实践运用受到制约。 因此,应立足利益相关者角度,构建数

字教材的设计、开发、应用、治理标准,形成数字教材建设标准体系,为数字教材的发展提供指导。 另一方

面,要为数字教材建设打造人才—基地—平台为一体的服务体系,构建专业人才队伍、提供发展基地、打
造平台系统。 高校还可设置相关专业,通过对教材相关研究群体进行多学科知识培训,以学校为依托,打
造专业的基础教育教材研究队伍,鼓励进行教材理论研究。 在此基础上,还要加强数字化教材的课堂教

学应用研究,为数字教材的有效与创造性使用提供基础保障,打造数字化教材应用示范校和示范区。 此

外,还要搭建与完善数字化教学资源平台,在广泛吸纳优质资源的基础上,形成“资源＋平台＋服务”的教

材建设格局。
本文系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委托重大课题“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研究”(项目编

号:ＪＣＳＺＤ２０２４ＫＣＺＸ００９)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新课标背景下重大主题教育进教材的
时代价值与实现理路

李洪修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２０２２ 年版)»指导下,教材已完成了新一轮的修订与完善。 重大

主题教育紧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内容

涵盖了中华传统文化、劳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以及生命安全教育等多个维度。 重大主题教育有机融入

教材,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教材的思想性和科学性,完成培育时代新人的任务与使命。

一、重大主题教育进教材的时代价值

(一)全面落实国家事权,保证思想性与方向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教材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要求,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
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 [２７]强化重大主题教育进教材既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育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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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是回应时代发展的历史使命和任务。 从重大主题教育的内容来看,优先选取关系到国家生存、社会

主义发展、民族血脉延续等九个主题内容,涉及“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教育的根本性

问题。 在教材中深化重大主题教育,不仅能够彰显国家意志,确保教材建设的思想导向与国家事权相一

致,还有利于推进教材内容构建的科学化与系统化,使其成为传播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法定知

识体系[２８];而且,这一举措有力地巩固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厚植家国情怀,有利于培养一批听党话、跟
党走,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完成培根铸魂任务,提升文化认同与育人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课程教材建设要发挥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功能。[２９] 在全球思想观念的多元交

汇与文化碰撞的背景下,学生的思想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特点,这对

他们文化认同以及身份认同来说是一项复杂的挑战。[３０]在此情境下,重大主题教育不再是孤立的知识点

罗列或简单的主题素材的堆砌,而是一系列承载着历史脉络与时代变迁的文明成果,它们深植于丰厚的

历史文化土壤,蕴含着深刻的思想信仰和精神力量,有利于发挥精神塑造和价值观引领的作用,能够有效

提升学生的文化认同。 重大主题教育以学科教材为依托,旨在借助重要主题中蕴含的丰富知识与精神财

富,激发学生的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 它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汲取知识养分的沃土,更引领他们感受主题

背后所蕴含的深厚精神底蕴。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例,一方面,通过引导学生传承并弘扬中华文明系

列优秀成果,了解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实践智慧,以增强文化认同;另一方面,通过结合教材内容深化

学生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提升学生的身份认同感和历史使命感。
(三)充实教材内容结构,提升教材建设质量

重大主题教育的相关内容生成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之中,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总结与概括,蕴
含着人类的实践智慧,既承载着文化传承的历史意义,又发挥着重要的育人功能。[３１] 重大主题教育进教

材有利于充实教材的内容结构,提升教材建设质量。 具体而言,一方面,重大主题教育的引入更新并丰富

了教材内容,回应了时代发展的重要关切,为进一步提升教材建设质量开辟了新的路径。 重大主题教育

主要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等九大主题教育内容。 不

同的主题内容对接到相应的学科教材之中,为拓展教材建设空间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资源,也为教材内容

的丰富性提供了有力抓手。 另一方面,重大主题教育促进了教材内容结构的优化与完善,构建起了更为全

面的育人知识体系。 在原有知识体系基础上有机融入重大主题教育的内容,有利于完善并深化教材内容组

织结构,增强教材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以及思想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保障了教材建设的质量与水平。

二、重大主题教育进教材的实现方式

(一)立足学科教材基本内容,有机融入不同主题要素

第一,以不同教材内容为基本框架,覆盖不同主题内容要点。 重大主题教育的内容生成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进程之中,凝练并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制度以及实践成果,其涵

盖范围广、涉及内容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领域。 在每个主题教育的细分之下,内容的广

度同样显著,如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包括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心理健康、安全应急与避险等五个方面

(每个方面又划分了三十个核心要点)。 鉴于不同主题教育内容构成要素广泛多样,本次重大主题教育

内容融入教材的工作首先厘清了不同主题教育内容究竟涵盖了哪些关键的构成要素。 其次,结合重大主

题教育内容的内涵与外延,明确了应当着重融入哪些核心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依托特定学科教材实现有

效融合的具体策略。 新课程标准引领下的教材修订并不是将所有主题抑或是某一主题的全部内容平等

地融入不同学科教材之中,而是根据每门学科的特色与定位,有选择性地、精准地嵌入相契合的主题内

容,以保证重大主题科学合理地、有机地渗透在不同学科以及不同学段的教材之中。 例如革命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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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历史这三门科目来开展,同时在艺术类学科(音乐、美术等)中予以重点

体现,并在其他学科中适度而巧妙地融入。
第二,依据不同学科新课标精神,适当融入相关主题内容。 此次重大主题教育融入教材的过程,摒弃

了过往机械式的“添加”“掺杂”“放置”等简单操作,转而追求在教育目标与内容上的深度融合与高度统

一。 具体来看,重大主题教育进教材首先立足学科特性,即依据各学科的独特属性和教学目标有机融入

与之高度匹配的主题教育内容。 例如,语文教材结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２０２２ 年版)»的课程内容

要求,采用了以历史故事、古代诗词、革命英雄人物代表性作品、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重大成

就等为主题教育的主要呈现方式。 道德与法治教材以学科内容为主框架,将国家安全教育、生命安全与

健康教育、信息素养教育以及金融素养教育等融入不同章节。 本次教材的修订工作,以学科内容为基石,
紧密围绕新课程标准的核心要义,在全面且系统研判了哪些重大主题教育内容进入哪门教材之中,以及

进入教材的程度与尺度的基础上,有机整合了适合纳入教材之中的重大主题教育内容,保证了重大主题

教育内容与学科特质相吻合。
(二)采用多元化渗透方式,扩大主题教育内容覆盖范围

第一,丰富重大主题教育内容的呈现方式,扩充其覆盖范围。 一方面,采用正文和栏目系统相结合的

方式。 过去教材通常仅限于课文正文或随堂练习中融入核心主题,而新版教材则突破了这一局限,增设

多样化的专栏作为补充,以初中物理教材为例,在“观察与思考” “实验与探究” “归纳与总结” “实践活

动”等多个栏目都进行了相关主题元素渗透。 这有利于为学生立体化、多视角展现学科内容背后所蕴含

的知识、思想、思维方式等生成与发展演变过程,还原重大主题教育的历史责任感与文化沉淀感。 另一方

面,采用显性呈现与隐性渗透相结合的方式,彰显教材内容所负载的深层文化底蕴。 其一,显性呈现主要

通过附加说明和直接使用两种形式,例如数学教材中有数学家肖像并附以生平简介,或者直接选用源自

古典文献富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学案例。 其二,隐性渗透是指将某一重大主题教育内容的典型素材

作为情境导入,引导学生潜移默化地感受。 如学习“运动的水分子”时,可以结合“独木不成林”的俗语,
以此微妙地传达即便微小如分子,众志亦能成城的观点,隐喻集体团结的强大力量。

第二,内容载体形式丰富,多形态呈现重大主题教育内容。 要保证重大主题教育与教材内容之间实

现有机融合,关键在于要在深刻把握若干重大主题教育本身的特点与属性的基础上,明晰重大主题教育

进教材的逻辑理路。 因此,此次重大主题教育进教材过程中特别关注了不同主题内容的结构化分解与综

合性表达,通过中介性转化、多形态转化、多层次转化等形式实现其在教材中的立体化呈现,在确保重大

主题教育内容的价值与事实的双重属性基础上,充分融合了学科教材内容。 一方面,针对不同学科内容

特性,精心挑选与重大主题教育高度“契合”的载体,强化两者间的内在联系、顺畅过渡及保证整体一致

性。 如语文教材通过汉字、书法、成语、格言警句,传说、故事,古诗词与散文、古典小说等多样化载体形式

引导学生了解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创新与丰富重大主题教育的呈现方式,增强相关内

容的直观性、生动性。 新版教材以文字、图片以及图文结合等多种方式对重大主题教育内容进行立体化

呈现,强化整体育人功能。
(三)以统筹设计为基本原则,整体编排重大主题教育内容

第一,构建横向联动的知识图谱,增强内在关联。 重大主题教育融入教材的过程中,成功搭建了横跨

各领域的知识互联网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以主题内容为引领,统整了基于某一学科教材

内部的主题元素。 通过将学科教材的核心知识与重大主题教育的相关素材巧妙融合,整理出基于学科内

部的重大主题教育主题单元,构建了学科内部知识的结构性图谱。 以革命文化进语文教材为例,结合革

命传统文化的主题要素,将语文教材中所包含“国家、政党、榜样、民族精神”这四个范畴的内容进行归纳

并分类。 其二,以不同主题内容为主轴线,促成了不同学科教材之间的横向联动。 此次整合以单元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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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为最小操作单元,跨越学段,整合各类学科知识,如以爱国主义为线索,筛选语文、道德与法治、历史等

人文类学科教材内容中的爱国元素,构建出了基于多学科协同的专题知识图谱。
第二,完善纵向融通的整体架构,促进整体联动。 重大主题教育在教材中的融入,构建了一套纵向上

相互衔接的整体框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强化了重大主题教育内容在不同学段上的衔接性。
此次重大主题教育进教材过程中,在结合学科课程标准及教材内容的基础上,精准对接了不同学段中对

学生的目标要求,确保了主题内容与教育阶段匹配性。 如初中阶段(７—９ 年级)是学生“三观”形成、人格

塑造的关键时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循序渐进融入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３２] 另一方面,充分挖掘并

利用不同教育阶段与教材之间的协同潜力,依据各阶段的培养目标及教材具体内容的差异,精心构建了

一幅层次分明、逐级递进且相互衔接的知识体系图谱。 二是增强了重大主题教育与不同学段教材之间的

衔接性。 此次重大主题教育进教材,结合不同学段的教材中相同的主题、单元或模块进行的整体化设计,
确保了重大主题教育内容全面地、系统地、准确地覆盖到不同学段教材之中,避免了主题教育内容在不同

学段中出现内容断层、遗漏或重叠等现象,进而构建起连贯、有序的教育链条。

三、落实重大主题教育进教材的教学建议

(一)以教材内容为主要抓手,明确重大主题教育融入思路

第一,把握教材内容的价值负载性,全面提炼重大主题教育元素。 重大主题教育的相关内容并不是

简单罗列在教材内容之中,而是以隐性的方式渗透在相关章节或主题单元里。 因此,在教学实践过程中,
教师需要在全面理解学科教材内容的基础上,系统挖掘知识点中所蕴含的重大主题教育元素,并结合其

背后所涵盖的历史故事、文化背景、典型事件进行表达与阐述。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例,首先,教师需

筛选出蕴含教材内容的不同章节或单元,判断并识别出与之匹配度较高的重大主题教育内容。 其次,结
合不同学科教材内容,重点提取其中可以延伸或拓展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点,深入挖掘并提炼

其中的文化精髓与教育价值。 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重点关照的是,提炼重大主题教育元素时应从学科

教材内容本身出发,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描述,还应充分利用教材中的插图、思考与讨论、实验、拓展学

习等辅助栏目,对其进行内容分析,提取重大主题教育的相关元素。
第二,选择适切的素材与事例,有机融入重大主题教育内容。 教师须确定不同学科教材融入重大主

题教育的类别与维度,重点关注本学科教材与其他学科教材之间的共通性与联动性,确保重大主题教育

全面、系统、精准地呈现出来。 以重大主题教育的内涵与外延为依托,教师应在充分理解不同主题教育的

相关政策文件内容要求的基础上,按照教材内容中涉及的不同知识领域、知识呈现方式等维度进行全面

剖析。 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所拓展的主题教育素材,既要充分考虑素材本身是否能够全面

展现某一重大主题教育内容,还要考虑素材内容与本学科教材内容的关联程度。 具体而言,教师应对教

材内容本身进行系统分析,重点考虑本章内容能够与哪个主题进行匹配,接着将可能涉及主题教育元素

的知识点进行背景性扩充。
(二)创新教学方式与思路,持续推进重大主题有效落实

第一,以共性融通为基本理念,实现重大主题的内容转化。 鉴于重大主题教育内容本质上具有宏观

性与抽象性等特征,教师须创新教学方式与思路,秉持共性融通的理念与原则,实现内容的精准转化与有

机融入。 一方面,教师要促使重大主题教育内容与教材内容之间的准确对接,在不肢解教材内容的基础

上适当嵌入主题内容。 比如,将重大主题教育融入与之相关的学科史和科技发展前沿之中,让学生从学

科历史发展长河中感受文化的沉淀与赓续。 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对重大主题教育的表达方式进行创造性

转化,将其中蕴含的深刻思想、哲理、文化等转化为兼具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和生活性的学习内容。 比

如,教师可以选取具体的、生动的事实和热点事件等,以讲故事与讲道理相结合、生动案例与抽象概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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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方式,结合教材内容,提升整体教学的立意与吸引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深度思考。
第二,丰富学生情感体验过程,强化学生对重大主题教育的价值体认。 教师要不断强化重大主题教

育本身与学生内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情感体验等的深层关联,以增强学生对重大主题教育内容

的内涵和价值认识。 一方面,针对不同学科教材内容,教师可以适当增加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教学活

动,如仪式教育、场馆参观等,让学生通过真实性的感受以及具身性的参与增强对不同主题教育内容的理

解与感悟。 另一方面,教师要把理论性内容转化为教材性话语,紧密围绕学生生活学习实际,开展系列主

题教育活动,同时也要结合教材内容进一步挖掘不同主题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精神力量,既要

注重事实与理性,又要彰显以社会为导向的信念引领与价值导向,通过丰富学生情感体验过程,强化学生的

价值认同,激发其情感共鸣,从而深化育人效果,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与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未来公民。
(三)注重教学资源库建设,提升重大主题教育实施水平

第一,丰富配套教材资源素材,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一方面,要丰富资源素材类型,包括文字、图
片、图表、动画、视频、音频等多元化学习素材,使得重大主题教育过程更加生动、直观。 具体来看,教师可

以根据学科教材类型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资源素材;可以增加数字化在线资源素材,方便学生随时学习、分
享与交流。 另一方面,以社会时事热点为依据,及时更新与调整配套资源素材。 教师可以选择当前社会

关注度较高、影响范围较广的事件、问题或现象作为资源素材建设的重点,并对其进行深度解读,揭示其

背后所蕴含的重大主题教育元素,通过案例分析、讨论交流等方式,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与分析,增强学生

的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二,优化相关案例资源开发,提升重大主题教育教学效果。 一方面,教师要融合学生发展逻辑与教

材逻辑,确保案例资源的有效性与适切性。 案例资源开发过程要首先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平以及学习背

景,在保证案例思想性和方向性的基础上避免过于复杂或简单。 其次,教师要确保案例编写的结构化与

连贯性,让学生能够全面系统地了解案例或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 另一方面,教师要注重案例开发的适宜

性、丰富案例内容的情境性、强化案例内容的启发性。 基于重大主题教育的案例资源开发过程要站在教育

学立场上,特别强调从案例中生成的教育性意义与价值,仔细斟酌所设计的案例资源是否能够给学生带来

精神层面的思考,是否能够让学生在伦理与道德层面上升华,是否能够赋予学生生命历程以深刻的价值。
本文系 ２０２２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双减背景下基础教育课堂形态及高质量发展研

究”(项目编号:２２ＪＺＤ０４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再论建构教材学:基于学科学视界的分析∗

余宏亮
(人民教育出版社期刊编辑室主任、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教材研究历经百余年的积累沉淀,研究重心逐渐从显在的知识选择、文本分析、纵横比较等传统

论域,向深层的政治导向、价值立场、文化底色等时代关切转移。 伴随这一进程,教材研究成果逐渐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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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化、碎片化向理论化、体系化迈进。 如今,推进教材研究的规范化、学科化发展,探索教材学的学科自立

之道,既是教材研究从散点开掘走向体系集成的范式更新之需,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教材学自主知识体系

的实践创新之要。
作为一门后发崛起的新兴学科,教材学建构有必要以学科学为指导,加以前瞻擘画、整体架构。 学科

学以服务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推动人类知识的体系化、理论化发展为目的,其基本任务是揭示学科定

义、分类、结构、形态、特征、更替、衍生、周期、动力、方法、传播、流派、组织和预测的一般规律[３３],能够为

新学科崛起揭示发展规律、提供决策依据。 当前,我国教材学正处于从自发生长走向学科规范的关键阶

段,基于学科学的视界,梳理学科发生条件、澄明学科身份定位、勾勒学科体系结构、研判学科发展方略,
对于把握教材学的学科生长规律大有裨益。

一、教材学学科发生的时空条件

(一)教材学学科领域的自发与自立

从学科的生发逻辑来看,学科形成可分为演绎学科与自发学科,教材学属于后者,萌生自教材作为长

期存在的教育客观事实与其角色意识的自然觉醒,以及对自身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高阶发展的学术呼

唤。 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教材研究酝酿于清末新式教材的编译充用,萌生于教材话语形式的白话文转

换,勃兴于依学制、按学科、分年级的配套编制。 在百余年的进程中,我国教材研究历经了变革维新潮流

下的“萌生—勃发期”、政权迭变时局下的“多元—活跃期”、文化激荡背景下的“规整—跌宕期”以及改革

开放政策下的“复苏—繁荣期”的阶段演化[３４],已然发生了教材现象问题化、教材问题领域化和教材领域

学科化的渐进质变,从教育学整体范畴中初步分化出相对排他性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和基本

论域,正在成为一门具有普适性的独立学科。
(二)教材学学科知识的积淀与累进

知识的生产与累积是学科生发的逻辑前提。 从早期张钰编撰的«小学教材研究»(１９３２)、吴研因编

著的«小学教材研究»(１９３３),到近期曾天山的«教材论»(１９９３)、王郢的«教材研究导论»(２０１６)、石鸥的

«教科书概论»(２０１９)等,教材学始终保持知识的持续增长和渐进积累。 首先,表现为对教材基本原理的

揭示日益走向精深。 启动于新世纪之交的新课改推动了教材研究的空前繁荣,教材研究的论著不断涌

现,学科知识激增,包括基于教材本体逻辑,对教材内涵、本质、特征、类型、功能、价值、要素、理论基础等

命题的澄明;包括基于教材生成逻辑,对教材编写、教材审定、教材评价、教材管理等层面的探析;也包括

基于教材使用逻辑,对教材教学、教材学习、教材监测等主题的探寻。 其次,表现为教材研究方法的迁移

融汇。 当前的教材研究在历史研究法、文本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的基础上,还新增了教材元分析、教材叙

事分析、教材话语分析、教材接受分析等多元方法的应用。 再次,表现为教材研究范畴的深度开掘。 当前

相关研究开始聚焦教材的多元性、异质性、动态性特征,衍生出教材知识话语、教材知识选择、教材形态迭

代、教材伦理守护、教材管理变革等诸多新的论域。
(三)教材学学科资源的增长与协同

首先,是常态化开设教材研究课程和讲座。 比如首都师范大学已面向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教科书

研究”“教科书评价”等课程,东北师范大学将“小学数学课程标准与教材分析”“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与教

材分析”列为教育学本科阶段主干课。 此外,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近年来也不

断增开教材研究相关课程或讲座。 其次,是专门性学术发表平台快速增长。 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

简称“人教社”)主办有«课程·教材·教法»(１９８１)、首都师范大学定期出版«教科书评论»(２０１４)、我国

台湾编译馆创办有«教科书研究» (２００８)等刊物,同时«教育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全球教育展望»等高水平综合类教育学刊物相继增设教材研究栏目,教材研究刊文数量明显扩大。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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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支撑性教材学学科生长资源日益充盈。 聚焦教材研究的国家级课题、高水平论著数量快速增长,并围

绕教材建设和研究成果设立了国家奖项。 全国性学术交流平台也明显增多,如首都师范大学连续举办

１１ 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教科书学术论坛,人教社接续举办多届中小学教材论坛等。 最后,集群化教材

研究学术队伍不断壮大。 近年来,国家教材委、教育部高度重视教材基础研究,先后两批遴选建设 ２５ 个

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一批高校和出版机构也相继组建教材研究智库,有力推动了教材的有组织科研。
目前,形成了以人教社的全学科教材编写、整理、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的百年教材史以及教材交叉学科研

究,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材政策与评价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的教材评测研究等为代表的教材研究集群。
(四)教材学学科范畴的开掘与拓展

无论是基础学科,还是应用学科,其赖以存在的根由都在于解决特定领域内的理论或实践问题,深化

人类认知能力,满足社会发展需求。 学科应用范畴影响甚至决定学科的生存权利、延伸空间和生命活力。
教材学并不是仅以特定的教材文本为研究对象,其学科应用范畴关涉教材由创生到使用全过程、全要素。
其一,通过教材研究及时反映人类知识发展进步,能够满足教材内容和形式革新的需要;其二,通过教材

研究补充更新教育基本理论版图,有助于揭示隐藏在教材现象背后的教材规律;其三,通过教材研究保障

教材编审研用质量,能够满足提升教材品质和使用效能的需要;其四,通过教材研究提升教材的培根铸

魂、启智增慧功能,能够满足教材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需要。 因此,教材学的多维功能赋予了这一学科

明确的发展任务与发展向度。 换言之,教材学学科功能的发挥能否反哺社会与人的需求,是检验自身学

科存在必要性的核心观测点,也是检验其学科发展动力的重要参照系。
(五)教材学学科规训的形成与强化

福柯基于“知识”与“权利”的关系,认为学科是“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 [３５],后经华勒斯坦、霍金

斯、沙姆韦、达维多等人的发展与演绎,学科规训逐渐成为检查、评估、衡量学科化程度的重要概念。 作为

一种高度制度化的知识生产形式,学科规训是学科知识、资源累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学科的内部知

识与外部建制向规范化演进的重要表征。 教材学学科规训的目的在于,依据教材学的学科特点形成本学

科的制度规范,从而建立学科秩序。 当前,教材学已具备了学科规训的初步架构。 一是通过教材相关课

程、讲座、会议的开设以及课题、刊物、论著等的支撑,为教材学学科知识的准入、分类、贮存、传递、增殖、
规限提供了保障,形成了以学术训练为主要形式的人才培养制度,促成了教材学的知识规训。 二是通过

组建课程教材研究所、遴选教材重点研究基地、打造教材研究智库,汇聚教材研究人才,开展有组织的教

材研究,促进教材学学科意识觉醒,形成了教材学的组织规训雏形。 三是教材研究由初期经验主义为主

的教材解读,逐渐走向教材理论与实践同步推进、教材建设与管理持续深化的研究格局,推动教材学由

“前范式研究”到“自范式研究”转向,初步构成了教材学的研究规训。

二、教材学学科身份的定位分析

学科身份包括一门学科自身属性的特征表述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表述,既决定了学科自身的归属

问题,也决定了学科阐释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学科身份的确定,一方面需要在所属学科群落中确定自身

相对独立的特殊地位,即学科的属性定位;另一方面需要厘清自身在学科生态中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层级,
即学科的关系定位。

(一)教材学是教育学群落网络的支撑性学科

不同于教育社会学、教育文化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管理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技术学等“教育学＋具
体学科”式的横向学科拓展,旨在通过其他学科的原理、方法、逻辑解释教育现象或解决教育问题,教材学

是教育学学科知识精细化发展的产物,属教育学内部独有的分支领域。 教材是教育活动中特有的客观事

物,作为教育内容的物化载体,教材是连接课程与教学、连接教师与学生的重要纽带,承载着国家意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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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旨趣,是教材编写者、教材使用者、教材学习者长周期、多轮次、精细化研磨的知识范本,是课堂场域

中构成教与学活动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 因此,教材学应属于教育学学科网状结构中的重要支撑学科,
与其他相关学科既相对独立又互为依存,具有广泛而紧密的联系,教材学的学科定位应与课程论、教学论

等同,应成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
(二)教材学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复合性学科

从学科生长的基本规律来看,不同学科之间既相对区隔也相互渗透,使学科处于“活”的动态发展之

中[３６],这种态势也侧面反映了学科的生长活力。 作为学科生态组织中的节点,教材学关涉的知识内容具

有极强的论域辐射性,天然具有与众多相关学科交叉的优势。 具体来说,与教材学强相关的交叉学科可

分为以下四类。 一是以课程论、教学论、学习论、知识论等为代表的教育学学科,可为教材研究的基本理

论构建提供基础话语范式;二是以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学习心理学等为代表的心理学学科,可为教

材的知识选择、知识组织、知识教学提供科学依据;三是以编辑活动论、编辑过程论、图书设计学、编辑美

学等为代表的编辑学学科,可为教材的编制和呈现提供可操作性的工作指南;四是与其他各学科的交叉,
教材作为教学科目的知识载体,除了直接呈现语文、数学、外语等科目的学科知识之外,它在学科层面上

还具有广泛的可交叉性,诸如教材语言学、教材生态学、教材伦理学、教材社会学、教材传播学、教材符号

学、教材美学等,都是教材学理论深化的生长点。
(三)教材学是理论与实践兼重的综合性学科

一方面,教材学是一门遵循学术逻辑的基础性学科。 教材学的学科任务包括基于严密的理论推演,
澄明、解释、判断教材相关理论概念、关系与价值,揭示教材现象、教材问题的内在规律与原理,构建、完善

教材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从而实现对教材本质的科学认识。 另一方面,教材学也是一门遵

循应用逻辑的实践性学科。 源于实践、面向事实、解决问题是实践论视界中教材学的功能指向。 因此,教
材学具有鲜明的应用取向和实践关怀,其理论建构皆以指向教材实践为旨归,以现实问题与社会需求为

导向,以洞察教材事实现象,解决教材在研制、编校、出版、审核、使用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为学科目的,关怀

教材应用实践,依据学术逻辑观照并回应教材应用问题,赋予实践以行为规范、技术规范,指导教材编审

研用主体由经验性实践转为理性化实践。

三、教材学学科体系的构成维度

学科体系是整合一个学科领域自身知识内容而成的系统结构,直接反映了学科知识的结构、形态与

特征,也是一个学科建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础依托。
(一)教材学的学科结构

教材学以广义的教材为研究对象,既包含教材本体,也包含围绕教材展开的各类活动。 从学科范畴

来看,教材学包括基础教材学、应用教材学、学科教材学、交叉教材学和比较教材学五大谱系[３７];从学段

层级来看,教材学包括基础教育教材学、职业教育教材学、高等教育教材学、成人教育教材学等几大部分;
从教学科目来看,教材学可细化到语文教材学、数学教材学、历史教材学等诸多分支学科领域;从教材类

别来看,教材学包括一般教材学、统编教材学、地方教材学、乡土教材学、校本教材学、特殊教育教材学等

几大板块。 不同划分标准下的学科内容并非泾渭分明的存在,上述划分标准构成了教材学学科内容的四

大基本维度,形成了立体交叉式的学科矩阵结构。
(二)教材学的方法体系

总体而言,教材学遵循质化研究、量化研究和混合方法研究三大研究范式。 其中,教材的质化研究主

要应用于阐释教材文本意义和剖析复杂教材活动等问题,其解释与分析依据通常来源于心理学、社会学、
政治学、语言学、符号学、技术学等多元学科。 教材的量化研究主要应用于对教材现象的客观评估与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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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基于数据推导验证问题假设。 然而,质化研究需要依据量化信息,量化研究也通常需要质化阐释厘清

要素关系。 据实而论,在方法上要么偏向定量要么偏向定性,这种长期执于两极、方法单调的教材研究已

在深度与广度上受到限制。 因而,教材研究应依据研究对象与问题特征采用混合方法。 作为一种可扩

张、可包容的方法论,混合方法大于质性与量化的简单相加,应合理研判混合方法使用的时机、顺序和

策略。
(三)教材学的学科文化

首先,作为教育学的分支论域,教材学承继了传统教育学的价值观念和治学精神。 可以说,中国传统

教育文化土壤滋养了中国教育学的底色、底气和底蕴[３８],赋予了教材学以浓厚的文化气韵,为学科的萌

发与赓续提供了坚实的学术规范。 其次,作为培养人的思想理论,教材学形成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价

值共识。 它始终秉持铸魂育人的学科立场,担负着推进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培养堪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根本遵循。 最后,作为中国式的新兴学科,教材学砥砺了根魂并育与兼容互鉴的学科

品格。 它恪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和“时代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以不忘本

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宏阔视野透视本土教材问题与现象,秉持文化自信立场和开放包容理念开展交

流互鉴,汲取国际先进教材理念和教材研究方法,构建中国特色教材理论,观照中国本土教材实践。

四、教材学学科建构的基本进路

当前,教材学正处在由“潜学科”向“新学科”跃升的关键时期。 因此,顺应学科生长规律、激活学科

内驱力量、完善学科外部建制,是推动教材研究立论成学的关键之举。
(一)顺应学科发展规律,把握学科创生时机

一是强化学科意识引领,梳理学科生长逻辑。 从学科史的角度看,教材研究已然呈现出由领域向学

科演化的趋势,教材研究学科化势在必行。 因此,增强教材学的学科意识,顺应学科生长的规律,厘清教

材学的学科特性和学科定位,有助于消解对教材学模糊化、边缘化的片面认识。 二是立足学科整体布局,
制定学科建设规划。 突出教材学的相对独立性,从教材现象与问题出发,研判学科价值,明晰学科任务,
明确学科基本问题,尤须加强对教材学概念体系与方法体系的构建。 三是协调学科生态群网络,保障学

科持续发展。 探索教材学的学科构建,不仅需要把握学科内部分支结构,还须着眼知识间客观存在的普

遍联系,弥合学科间隙,推动学科耦合,在学科生态网络中构建教材学学科链式,促进知识的生产、吸收、
共享与传递,加速知识生产与知识流动,从而焕发学科生命活力。

(二)激活学科内驱力量,开掘拓展学科谱系

一是拓展学科问题疆界,增强知识生产动能。 学科建设以知识创造为首要任务,知识生产是学科发

展的核心功能和根本动力。 要通过“固本强基”“补缺补弱”和“跨界融合”的问题域转换,切实提升学科

知识生产能力,以实质性、创新性、本土性学科知识生产驱动学科建设。 二是创新学科组织架构,促进知

识集成创新。 学科的诞生与成熟源自学科专业知识体系的组织化推动。 要形成教材学学科建制化、专业

化、稳定化发展格局,应当改变以往教材研究浅、散、浮、泛的分散格局,加快教材学由“自发生长”向“科
学规范”转变。 三是突破学科界限,拓展学科交叉融合。 要诊断社会实践需求,以跨学科研究视域促进教

材学与其他关联学科间的学科综合与学科交叉,生成新的分支论域。 要打破传统知识分类导致的学科壁

垒,探索学科边缘融合创新,带动研究方法、研究技术的迁移应用,推动教材学学科亚类的形成与分化,拓
展和丰富教材学的学科谱系。

(三)完善学科社会建制,构建良性学科环境

一是夯实教材研究学术共同体。 创设协同机制,促进教材研究“学院派”“学用派”“学编派”三派融

汇合流,提升教材理论批判的建设性、教材教学应用的反哺性、教材编研审管的科学性,形成一个多维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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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相互资鉴、和而不同的教材学术研究共同体。 二是优化教材学学科制度环境。 建立完善的学科准入

制度、学科规范制度。 可在师范大学开设教材学专业,搭建支撑教材研究的人才培养制度;规范教材学学

科训练制度与研究制度,加强学科规训,创新教材研究范式;完善学科评价奖惩制度,激励引导学科良性

发展。 三是搭建教材研究的交流平台。 整合学术组织,设立全国教材专业委员会;加大科研牵引力度,增
设教材专项基金项目;优化学术期刊结构,支持创办新刊、做强教材栏目;加强国际交流互鉴,讲好中国教

材故事。
本文系中国教育学会 ２０２０ 年度教育科研专项课题“中小学教科书评价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

号:２０２０ＪＹＸ０１３４１１ＺＢ)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１]胡定荣.中国课程改革四十年:上卷[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２０:２－３.
[２]杨明全.新一轮义务教育课程修订基本精神[Ｊ].教育研究,２０２２,４３(８):７７－８４.
[３]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１－０７－０１)[２０２４－０６－１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０７ / ０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２１８４７.ｈｔｍ.
[４][８]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１０－２６(１).
[５]冯加渔.创建世界一流的学校教育体系———英国学校白皮书«教学的重要性»解读及其启示[Ｊ].外国中小学教育,

２０１２(３):１－６.
[６]孔凡哲,史宁中.教师使用教科书的过程分析与水平测定[Ｊ].上海教育科研,２００８(３):４－９.
[７]赵文艺,方蕾蕾,冯永刚.从普职分离到普职融通的发展———德国基础教育学制发展研究[Ｊ].基础教育参考,２０２３

(９):２９－３９.
[９][２９]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３－０５－３０(１).
[１０]马晓强,都丽萍.建设教育强国:基础教育的新视野与新行动[Ｊ].中小学管理,２０２４(２):３２－３５.
[１１]曾天山.教材论[Ｍ].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４.
[１２]罗生全,吴志敏.“大教材观”与教材强国建设[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５０(３):２０３－２１２.
[１３]迈克尔·Ｗ.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Ｍ].黄忠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６５.
[１４]靳玉乐,王鉴,吕立杰,等.教育强国建设:基础教育的使命及其践行(笔会) [Ｊ].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２０２３,１１(４):１１－３２.
[１５]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Ｍ].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２:８６２.
[１６]教育学原理编写组.教育学原理[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９:２３４－２３５.
[１７]褚宏启.建设教育强国,基础教育何为? [Ｊ].中小学管理,２０２３(１１):６０.
[１８]王厚红,陆卓涛,赵晓雨.高质量课程教材建设:价值追问、现实路径与未来展望———第四届全国课程与教学青年

学术论坛述评[Ｊ].全球教育展望,２０２３,５２(５):１１９－１２８.
[１９]李泽林.教材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意蕴[Ｊ].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２０２３,２２(６):１４－１６.
[２０]吴小鸥.教师的教材转化能力及其实现[Ｊ].课程·教材·教法,２０２３,４３(１０):１８－２４.
[２１]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对经济与社会的理论统一的研究[Ｍ].刘进,林午,等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８－９.
[２２]李俏.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探索和实践[Ｊ].教育研究,２０１４,３５(１):１０５－１１０.
[２３]朱永新.教育强国建设:内涵、挑战与实践路径[Ｊ].中国远程教育,２０２３,４３(１０):１－１０.
[２４]王娇娇,张增田.新时代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成就、问题与建议[Ｊ].教育科学研究,２０２３(１０):５－１１.
[２５]张振,刘学智.教材制度建设的困境与超越:国家治理视角[Ｊ].中国教育学刊,２０２０(１０):５３－５７.
[２６]欧阳玲,王飞.拔尖创新人才基础培养的实践与思考———以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为例[ Ｊ].中国教育学刊,２０２３

·９１·

基于新课标的新教材编研与应用(笔会)



(１２):９１－９７.
[２７]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６５４.
[２８][３１]罗生全,周莹华.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Ｊ].当代教育科学,２０２３(１):３２－３９.
[３０]田慧生.强化重大主题教育设计,增强课程教材育人功能[Ｊ].教育家,２０２１(３９):６－７.
[３２]于惠玲,刘乐,闻婧,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研究[Ｊ].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

２０２３,２４(３):１３－１８.
[３３]陈燮君.学科学导论:学科发展理论探索[Ｍ].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１:１.
[３４][３７]余宏亮.通向根脉与面向未来:建构教材学的基础、逻辑与方略[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２１

(２):３０－３９.
[３５]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Ｍ.Ｓｈｅｒｉｄａｎ Ｓｍｉｔｈ.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ｎｔｈｅｏｎ,１９７２:２２４.
[３６]叶鹰,金玮.科学学的基本规律探讨[Ｊ].科学学研究,２０００(２):１６－１８.
[３８]李栋.论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Ｊ].教育研究,２０２３(１２):３９－５２.

[责任编辑:罗雯瑶]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 Ｆｏｒｕｍ)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ｕｎ-ｌｉ　 ＷＡＮＧ Ｔｉａｎ-ｐｉｎｇ　 ＬＩ Ｈｏｎｇ-ｘｉｕ　 ＹＵ 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ｙ ａｒｉ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ｌｉｎｄ ｓｐｏ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ｅａｄ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ｎｅｗ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Ｂａｓ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ｐ-ｎｏｔｃ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ａ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ｏｒｍ 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ｍａｊｏｒ ｔｈｅｍ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ｔａｒｇｅｔ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ｃｏｖ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ｄｏｐ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ｔｈｅｍ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ｓ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ｗａｙ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ｅｗ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ｂａｓ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ａｊｏｒ ｔｈｅｍｅｓ;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０２·

　 教育科学版　 ２０２４·３


